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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造历史”到“统一历史”* ①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起源与流变

张玉友 顾恺琴

【提要】 民族主义史学是 20 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史学发展的核心内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
史学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尔及利亚本土知识分子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民族遗产缺失的反思。
早期的民族主义史学书写深受法国殖民官员与东方主义学者对北非历史编撰的影响。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启，民族主义史学开始进入本土化和繁盛阶段。该时期的书写
特征是培养民众历史意识和抨击殖民主义统治。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在民族解放阵线的主
导下，民族主义史学进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书写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在政治多元化背景下，阿尔
及利亚史学研究逐渐向“新民族主义史学”转变，关注的焦点也转向了新通史研究与独立战争记忆的
重写。作为一种知识和思想，民族主义史学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民族复兴与民族国家构建
中均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 历史书写 阿尔及利亚 民族主义史学 非殖民化

2021 年 9 月 30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经历者的后代会面时，公开抨击阿
尔及利亚的“官方历史”已被“彻底改写”，他甚至反问“在法国殖民前，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存在
吗?”①这不仅反映了法国长期以来对殖民期间所犯“国家罪行”的模糊态度，而且还体现出阿尔及利
亚历史非殖民化的任重道远。马克龙的言论既是政治问题，也涉及史学研究的问题。19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末，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几乎被法国垄断。20 世纪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下，阿尔
及利亚知识分子开始书写本国历史。此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阿尔及利亚历史非殖民化的重要内
容。马克龙口中的“官方历史”实际上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一直推动的民族主义史学，其产生与
发展需要学界的深入研究。
民族主义史学是 19 世纪以来受西方殖民影响的国家开展历史书写、官方教科书制定的重要内

容与基础。作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国家，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曾在推
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不仅有
助于深入了解阿尔及利亚史学的嬗变与影响，而且还能够从中窥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非殖民化方

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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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 项目编号: 19ZDA235) 的阶段性成果。
Mustapha Kessous，“Le Dialogue Inédit Entre Emmanuel Macron et les‘petits-enfants’de la Guerre d’Algérie”，Le Monde，2 Octobr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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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学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尤其是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多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主。法
属北非国家的史学研究既不在传统的非洲史学研究范畴中，也不被阿拉伯史学重视。作为前殖民宗
主国的法国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出现了“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缺席”的现象。①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法国档案的逐步开放，阿尔及利亚史学再次受到西方学界关注，但研究的焦点以殖民

历史记忆为主，对民族主义史学研究较少。② 国内学界虽然在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方面已有一定的
建树，但目前尚无对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专门研究。③

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史学是指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通过挖掘本国传统文化遗产、考古文
物、历史人物、历史机构建设等方式形成的史学叙事，其核心目的是塑造民族认同、民族心理及增强
民族自信。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角剖析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由来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以
展现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不懈努力。

一、“构造历史”: 殖民时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

1830 年，法国以“扇击事件”( L’affaire de l’éventail) ④为借口入侵阿尔及利亚，开始了对阿尔及
利亚长达 132 年的殖民统治。法国通过大力推行武力占领与同化政策，使得阿尔及利亚在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与法国建立紧密联系，强行在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进程中刻下了法国烙印。正
如美国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所言，“这些民族( 殖民) 国家的建立和维持取决于对过去的确定、编
撰、控制和再现。”⑤法国人在殖民之初便已深谙此道。为更好地了解和掌控殖民地事务，法国当局
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⑥试图以此从历史本源上为法国的殖民统治正

名，从思想观念上消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其民族历史和文明的自豪感。这就使得早期阿尔及利亚民
族主义史学的书写始终受制于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
整体而言，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书写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西方中心史观。

法国殖民主义史学将欧洲与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对立，强调欧洲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与阿尔及利亚

本土文明的落后性。第二，罗马辉煌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落后的二元对立。法国书写阿尔及利
亚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重构古罗马时期的辉煌，以此证明古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传入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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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Stora，“L’Histoire de l’Algérie，Sources，Problèmes，Écritures”，Ｒevue Algérienne d’anthropolog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
Vol. 25 － 26，2004，p. 220.
西方学者从 20 世纪末重拾对马格里布与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代表著作主要有两本: Michel Le Gall and
Kenneth Perkins，eds. ，The Maghrib in Question: Essay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 Pierre
Vermeren，Misère de L’historiographie du“Maghreb”Post-colonial ( 1962 － 2012)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2012。
国内学界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治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已有积累。参见慈志刚:《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研究》，博士学位
论文，西北大学，2010 年; 黄慧:《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慈志刚、姚大学:《阿尔及利亚民
族主义道路及其发展趋势》，《西亚非洲》2006 年第 4 期; 张玉友:《民族志·“分支型社会”·部落转型———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
史书写范式的演进》，《史学月刊》2021 年第 5 期。
1827 年 4 月 29 日，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不满法国在债务问题上的傲慢，用扇子击打来访的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 Pierre
Deval) ，史称“扇击事件”，这成为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的导火索。Bernard Droz et Evelyne Lever，Histoire de la Guerre d’Algérie，
1954 － 1962，Seuil，1982，p. 11.
Bernard Cohn，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 3.
． 13 2009 1 ( 阿卜杜·凯里姆·布塞夫萨弗: 《现当代阿拉伯思
想》第 1 卷，米达德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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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及利亚是一种“厄运”。第三，以民族志为方法。法国学者对法属北非史的研究一方面依赖
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研究方法，如文献学和语言学，另一方面采用了以民族志为基础的殖民人

类学。
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群体成员主要来自法国殖民官员和巴黎的东方主义学者，

其发展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族志国家”( Ethnographic State) ①研究阶段( 19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 。“民族志国家”模式旨在通过实地勘察的方法，以模仿《埃及述》( Description
de l’égypte) 为主，构建一套法国人想象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志史。1830 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入
侵被认为是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延伸，是法国在“东方世界”的又一次大规模征服运动。② 法国从 18
世纪末开始的征服运动几乎同时伴随着东方主义知识的生产与构建。《埃及述》就是法国征服埃
及过程中产出的东方主义作品。19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管时期，即
由殖民军官进行治理。军管时期的核心政策是间接治理，即通过由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共同组
成的中间组织———阿拉伯局( Bureau Arabe) 来管理当地人。③ 在此背景下，阿尔及利亚部落和居民
的民族志历史与现状研究，成为早期阿尔及利亚研究的重要内容，即试图书写与《埃及述》类似的史
学作品。
在具体呈现上，此类研究多以殖民军官、文职官员和自由学者的官方报告、个人回忆录以及口述

故事等形式为主，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在阿尔及利亚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④并逐步发展出殖民人

类学( L’anthropologie Coloniale) 。⑤ 1844—1850 年出版的《1840—1845 年阿尔及利亚科学探索》系列
报告，是法国早期研究阿尔及利亚的重要集体成果。该系列报告由殖民政府与训练有素的殖民学者
共同完成，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地理、宗教、植物和动物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描述。⑥ 此外，殖民官
员对阿尔及利亚部落、宗教和城市的探索也成为该时期“殖民科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内容。部落和宗
教研究是法国殖民政府重构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的主要工具，其代表人物均为来自阿拉伯局的法国

官员，如尤金·杜马( Eugène Daumas) 、托马斯·潘( Thomas Pein) 、夏尔·里夏尔( Charles Ｒichard) 、
约瑟夫·尼尔·罗班( Joseph Nil Ｒobin) 、路易·夏尔·费罗( Louis Charles Féraud) 和伊斯马仪·乌
尔班( Ismail Urbain) 等人。
上述殖民官员的研究主要关注部落社会史、民间伊斯兰和城市史，这为早期阿尔及利亚史

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个时期法国民族志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和记录阿尔及利亚
的社会现实，对地区人种与土地进行统计调查，以服务殖民当局的统治与管理需要。他们获取
资料的手段主要包括伴随军事行动的实地考察，以及对中世纪阿拉伯经典的翻译和对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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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国家”是由美国史学家尼古拉斯·德克斯在研究英国殖民主义与现代印度形成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民族志方法是创
建现代印度的主要方式。美国史学家埃德蒙·伯克三世用这个概念研究英法等国对殖民地实施的民族与历史的构建政策。
Nicholas Dirks，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Edmund Burke III，The
Ethnographic State: Franc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roccan Isl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
Pierre Vermeren，Misère de L’historiographie du“Maghreb”Post-colonial ( 1962 － 2012) ，pp. 21 － 22.
Charles-Ｒobert Ageron，A History of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 260.
Abdelmajid Hannoum，“The Historiographic State: How Algeria Once Became French”，History and Anthropology，Vol. 19，No. 2，
2008，p. 91.
Philippe Lucas et Jean-Claude Vatin，L’Algérie des Anthropologues，Maspero，1975，p. 294.
Edmond Pelissier de Ｒeynaud，Exploration Scientifique de l’Algéri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0，1841，1842，1843，1844 et 1845，
Imprimerie Nationale，1844 －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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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访。
例如，尤金·杜马在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撒哈拉过程中，通过部落与人种研究构造了一种想

象中的撒哈拉图景，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阿尔及利亚撒哈拉: 法属阿尔及利亚南
部地区的地理、统计与历史研究》。① 弗朗索瓦·德内沃和夏尔·里夏尔等殖民官员，则利用工作
上的便利研究阿尔及利亚乡村社会的伊斯兰教，以揭示阿尔及利亚抵抗法国的主要力量，进而提出

瓦解策略。② 约瑟夫·尼尔·罗班上校在从事殖民工作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各式丰富的阿尔及利
亚部落与民族志史料，其中涵盖了史学作品、政府官员回忆录、官方和私人档案，甚至还包括当地
民众的口述证词，最终这些记录被后人整理汇编为《关于大卡比利亚的历史笔记: 1838—1851
年》等作品。③ 夏尔·费罗曾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殖民活动中担任翻译，之后出任法国驻阿
尔及利亚外交官。他曾凭借自己的翻译和从政经历，发表了一系列针对阿尔及利亚城市史的个人
笔记和研究报告，尤其是关于君士坦丁史和安纳巴史的研究。④ 除此之外，科尔内耶·特吕姆莱
( Corneille Trumelet) 、克劳德·安托万·罗泽( Claude Antoine Ｒozet) 等殖民官员，⑤记录与撰写了诸
多有关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史学资料，为后期法国学者的历史书写奠定了研究基础。总之，法国
军方人员的调查与研究带有深刻的征服目的性，不过也为之后法国专业历史学家的介入提供了基

础文献。
第二阶段，“史学国家”( Historiographic State) ⑥研究阶段(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50 年代) 。

187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军方倡导的“同化模式”被放弃，转而采用文官倾向的“联合模
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构建一种符合法国殖民者需要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史。19 世纪 70 年代法兰
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和卡比利亚地区起义的爆发，标志着法国学者对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新阶段的

开始。新成立的法国政府开始将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领土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依靠武力统治的殖
民地。此时的法国殖民者不仅需要收集和掌握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民族志情况，还试图以自身的价
值观念重构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法国历史学家旨在解释为什么阿尔及利亚
必须永远留在法国。因此，这一时期，“史学国家”便成为法国殖民者构建殖民国家的重要手段，尤其
是通过历史写作重构阿尔及利亚的“拉丁性”特征。⑦ 其目的在于明确阿尔及利亚本土居民的历史
定位，从本源上探寻其与欧洲的联系，以证明阿尔及利亚乃至整个北非地区历史都曾作为法国历史

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并强调法国人并非外来者，而是早已与这片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企图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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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ène Daumas，Le Sahara Algérien: études Géographiques，Statist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a Ｒégion au Sud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en
Algérie，Masson et Cie. ，1845.
François de Neveu，Les Khouan: Ordres Ｒeligieux chez les Musulmans de l’Algérie，A. Guyot，1845; Charles Ｒichard，Étude sur l’
insurrection du Dahra ( 1845 － 1846) ，A. Besancènes，1846.
Joseph Nil Ｒobin，Notes Historiques sur La Grande Kabylie de 1838 à 1851，Éditions Bouchène，1999.
Louis Charles Féraud，“Notes Historiques sur la Province de Constantine”，Ｒevue Africaine，Vol. XXII，1878，pp. 5 －25，81 －104，161 －
182，241 －258，321 －352;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Bône”，Ｒevue Africaine，Vol. XVII ，1873，pp. 4 － 23，81 － 103，
165 － 186，253 － 274，335 － 341.

( 纳绥尔丁·萨伊杜尼:《奥斯曼帝国
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拜萨伊尔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17 页)
“史学国家”是由阿拉伯学者阿卜杜·马吉德·罕瑙姆提出的概念，旨在表示法国通过创造历史知识进行殖民统治。Abdelmajid
Hannoum，“The Historiographic State: How Algeria Once Became French”，pp. 91 － 114.
Benjamin Stora，“L’Histoire de l’Algérie，Sources，Problèmes，Écritures”，Ｒevue Algérienne d’anthropolog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
Vol. 25 － 26，2004，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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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殖民统治获得合法性，最终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化转变。
为达成上述目标，早在殖民之初，法国当局就对阿尔及利亚本土的宗教与教育机构展开了一系

列的拆除与改建工作。① 法国企图用法语代替阿拉伯语教学，将阿拉伯语视为已然消亡的外来民族
语言，并以此为起点消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个性。自 1880 年起，法国当局强制要求
部分阿尔及利亚学生只能学习法国的历史知识，并不断向他们灌输一个概念，即“阿尔及利亚人的根
基在法兰西”。② 1904 年，法国殖民者在官方颁布的教育法令中规定，禁止在公立学校中教授阿尔及
利亚历史和伊斯兰历史等相关课程。③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还大力扶植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史学研究机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
包括始建于 1853 年的君士坦丁考古学会(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Constantine) ，该机构起初是
一个殖民军管政府控制下的史学研究机构，1870 年后逐步转为民间机构。④ 君士坦丁考古学会
收集与研究的多是北非地区的古代历史，特别是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其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均致

力于探究北非地区的罗马特征，仅有大约百分之十的文章探究所谓的与阿尔及利亚“原住民”相
关的内容。⑤ 法国人试图从根源上将其视作法国的领土，刻意忽视伊斯兰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历史
记忆。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机构是法国学者建立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学会 (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该机构于 1856 年创立了《非洲时评》杂志( Journal Ｒevue Africaine) 。相比于君士坦丁
考古学会对古代历史的探寻，这一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学会更多聚焦于当代历史问题的研究。
1879 年，在“科学帝国主义”思潮下，法国成立的阿尔及尔文学高等学院成为法国学界构建阿尔及利
亚史的重要机构，该学院于 1909 年并入阿尔及尔大学，并以“阿尔及尔学派”( École d’Alger) 闻名，
形成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在殖民官方政策的支持下，这个时期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由法国政府官员向专业

史学研究人员逐渐转变，后者成为法国殖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弱化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
族意识与历史记忆、丑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时期的历史文化、强化法国殖民统治的所谓合法性，成为
他们研究过程中共同遵循的目标原则。强烈的政治导向，使得殖民时期的法国学者的研究存在严重
片面性，甚至刻意捏造历史。⑥ 正因如此，法国殖民主义史学研究激发了 20 世纪初期阿尔及利亚民
族主义史学家对法国殖民统治和本民族遗产缺失的反思，进一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

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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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59 1992 4 2 ( 1930 － 1900 ) ( 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
《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 1900—1930) 》第 2 卷，伊斯兰西方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9 页)
． 310 1998 7 ( 1954 － 1830) ( 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阿尔及
利亚文化史( 1830—1954) 》第 7 卷，伊斯兰西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0 页)
． 56 2005 10 ( 萨阿德·萨特希: 《消除民
族认同的文化殖民方案》，《标杆》2005 年第 10 期，第 56 页)
F. Guend，ed. ，Annuaire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la Province de Constantine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A. Leleux，1853，pp. 13 － 14.
James Malarkey，“The Dramatic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Colonial Algeria: A Critique of the Journal of the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Constantine ( 1853 － 1876) ”，in Jean Claude Vatin，ed. ，Connaissances du Maghreb: Science Sociales et Colonization，
Centre National de la Ｒecherche Scientifique，1984，pp. 137 － 160.

( 纳绥尔丁·萨伊杜尼:
《阿尔及利亚———起源与前景》，伊斯兰西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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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建历史”: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发展

20 世纪初期，经过七十多年的武力征服与同化政策，法国已在阿尔及利亚确立殖民统治。阿尔
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发展，民族主义运动亦逐步兴起。① 阿尔及利亚民族
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萌发，随之形成了由阿尔及利亚本土学者构成的民族主义

史学流派，开启了阿尔及利亚历史本土化发展的进程。
( 一) 历史意识的形成: 萌芽与积淀( 20 世纪前 30 年)
阿尔及利亚学者的历史意识在 18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显现，在这之前人们极少关注历史。史学

家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 Abu Al-Qasim Saadallah) 在《阿尔及利亚文化史》( Tarikh al-Jazair al-
Thaqafi) 中表示，“苏非主义和宗教信仰让人们对历史学的关注减少，从而也减少了历史著述的动
机”。② 尽管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 以及一些留存的伊斯兰史学著作对历史
问题形成了一定的见解，但阿尔及利亚人对历史仍持忽视的态度。③ 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中央政权
只追求松散的统治，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没有过多要求，因而包括统治阶层和民众在内的阿尔及利

亚人并不关心历史。18 世纪下半叶，阿尔及尔政治集团遭遇危机，构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诉求才逐
步显现，当局开始号召史学家塑造其权力的合法性。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
利亚文明的否定式研究，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开始发起思想和政治改造运动。其中，民族主义运动
的兴起直接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研究，尤其是关于历史上阿尔及利亚抵抗外来入侵与独

立奋斗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书写，主要是由一群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④建立，他们试图通过著书、

翻译和重印经典作品来弘扬阿尔及利亚的文化遗产，其特点是“反击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研究”。这也
是阿尔及利亚人第一次尝试书写自己先辈的历史。从内容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类: 史学原稿的考证重
校与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出版。
第一类学者致力于史学原稿的重校工作。代表人物为穆罕默德·本·艾比·沙纳布

( Mohammed bin Abi Shanab，1869—1929 年) 。沙纳布长期致力于发掘和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
产，特别重视阿尔及利亚史学资料的考证与校对工作，他是阿尔及利亚历史文稿发掘与考证领域的

711

①

②

③

④

慈志刚、姚大学:《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道路及其发展趋势》，《西亚非洲》2006 年第 4 期。
( 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 《阿尔及利亚文化史

( 1830—1954) 》第 2 卷，伊斯兰西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1 页)
Houari Touati，“Alger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From Chronicle to History”，in Michel Le Gall
and Kenneth Perkins，eds. ，The Maghrib in Question: Essay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
pp. 123 － 127.
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阿拉伯伊斯兰体系内走出的学者，第二类是法国或阿尔及利亚的学校受过法语教育的学

者; 第三类是受过阿拉伯语、法语双重教育的学者。
( 海萨尔·阿卜杜·努尔等:《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起源与基础( 1830—1954 ) 》，阿尔

及利亚民族运动与一次革命研究中心 2007 年版，第 121 页) ;
( 穆罕默德·阿里·达布兹:《现代阿尔及利亚的复兴与革命运动》第 2 卷，阿尔及利亚知识世界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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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性人物。他重校了四部阿尔及利亚历史名人词典，①收录了古代阿尔及利亚以及北非地区重要
的文人圣者生平与政治社会活动等内容，展现了阿尔及利亚拥有的、除古罗马时期以外的历史面貌。
在沙纳布等学者的引领下，史学原稿的校对研究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发
展，此后越来越多的本土历史学者加入这项工作，如伊斯马仪·阿拉比( Ismail al-Arabi) 、拉巴赫·布
纳尔( Ｒabah Bonar) 、叶哈耶·布阿齐兹( Yahia Bouaziz) 、阿卜杜勒·哈米德·哈吉亚特( Abdul
Hamid Hajiyat) 和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等人。上述学者整理校对的文稿主题多样，其中，以阿尔
及利亚地方志类作品为主，涵盖了大量阿拉伯伊斯兰时期马格里布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记载。对史
学原稿的重校出版，拨开了笼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之上的迷雾，既为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

史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也成为阿尔及利亚本土学者撰写民族历史、发掘民族特征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
第二类学者专注于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工作。阿尔及利亚学者艾布·卡西姆·赫夫纳维

( Abu Al-Qasim Al-Hefnawi，1852—1941 年) 所著的《后人介绍前辈》( Kitab Ta‘rif al-Khalaf bi-Ｒijal
al-Salaf) 一书，是该时期阿尔及利亚历史人物传记中的代表性作品。该书被视作人物传记百科全
书，其中涵盖了 10—20 世纪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419 名阿尔及利亚
名人事迹。这是一部展现阿尔及利亚民族存在的历史著作，②一经问世便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文
化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赫夫纳维作为一名阿尔及利亚历史的书写者，与其他民族主义史学家一
样心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忱，试图借助历史的力量唤醒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先辈遗产的自豪感，发

掘阿尔及利亚人曾经拥有的民族文化地位。在法国殖民者不断试图使阿尔及利亚人民脱离民族
历史、彻底融入法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后人介绍前辈》一书揭开了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觉醒的
新篇章。③

20 世纪前 30 年，阿尔及利亚学者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编撰工作，不仅是国家历史意识形成的
标志性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萌芽与奠基阶段，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繁盛发展带

来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与思想启示。
( 二) 以历史为工具: 繁盛发展( 1930—1962 年)
1930 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占领已达百年。法国当局举办“巴黎殖民展览”

( 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 ，想借此向世界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强大影响力及其殖民
政策的“成功”。对于阿尔及利亚民众而言，殖民者的强势态度更加坚定了他们保护家园、抵抗
殖民统治的决心与热情。随着民族运动的不断发展，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始将系统的
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作为抵抗法国文化入侵的重要工具。④ 以穆巴拉克·米利( Mubarak Al-Mi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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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四部作品分别是艾布·阿卜杜拉·沙里夫·马利提( Abu Abdullah Al-Sharif Al-Maliti) 的《果园书: 特莱姆森的文人圣者》( Kitab
al-Boustane fi Dawlat Bani Zayane) ; 艾哈迈德·古布里尼( Ahmed Al-Ghubriny) 的《伊历七世纪的贝贾亚学者》( Anwan ad-Dirayah
Fiman Ourifa Mina al-Oulama fi almia al-Sabia bi Bidjaya) ; 艾布·阿拉比( Abu Araby) 的《伊弗里基亚乌里玛传》( Tabaqat Ulama’
Ifriqiya) ，以及佚名作者的《马林王朝史》( Ad-dakhira as-Sunniya fi Tarikh al-Mariniyah) 。
． 52 1977 51 ( 赫蒂彻·比克塔什: 《艾
布·卡西姆·赫夫纳维及其著作〈后人介绍前辈〉》，《本源》1977 年第 51 期，第 52 页)
． 435 1988 7 ( 1954 － 1830 ) ( 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 《阿尔及
利亚文化史( 1830—1954) 》第 7 卷，第 435 页)

( 布什纳夫·穆罕默德:《阿尔及利亚的历
史写作———以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例》，《新时代》2011—2012 年第 3—4 期，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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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尼( Ahmed Tawfiq Al-Madani) 为代表的一批阿尔及利亚爱国学者开始崭
露头角，他们抓住 20 世纪初期以来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觉醒的契机，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创作了诸
多优秀的史学著作。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更加注重反驳与批判法国殖民主义书写对阿尔及利亚历史文化的歪曲与

抹杀行为，试图重构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阿尔及利亚改革派学者穆巴拉克·米利在两卷本《古
今阿尔及利亚史》( Tarikh al-Jazair fi al-Hadith wa al-Qadim) 中，主要阐述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然地理
与历史起源、古罗马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以及伊斯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等内容，以此证实
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连贯性与统一性。米利着重论述了柏柏尔人抵抗罗马人入侵的斗争史。米利
指出，“只有当这个民族开始探究其历史时，民众才会意识到法国当局输送的民族主义精神并非其
所属。”①他不断地强调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统一性，试图从前人的殖民抗争和辉煌事迹中吸取
经验，以此戳穿法国殖民者的谎言，唤醒阿尔及利亚民众的民族尊严，重构民族个性，促进国家的

觉醒与振兴。
相比米利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的全面发掘与探索，作为政治家的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

尼的著述更具批判性与民族主义色彩。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跨越四个时代的迦太基: 从石器时期
到伊斯兰扩张》( Qartajiya fi Arba‘a‘Usur: Min‘Asri al-Hijara Ila‘ al-Fath al-Islami) 、《阿尔及利亚
之书》( Kitab al-Jazair) 和《阿尔及利亚总督: 穆罕默德·奥斯曼帕夏》( Mohamed Osman Pasha Dey
al-Jazair) 等。其中，《跨越四个时代的迦太基: 从石器时期到伊斯兰扩张》出版于 1927 年，马达尼
重点阐述了被阿拉伯史学家普遍忽略的阿拉伯人崛起扩张以前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历史。
他既回击了西方史学家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历史歪曲，亦将古罗马人对柏柏尔人的殖民统治与法国

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殖民进行对比，借此揭露法国当局的殖民阴谋。马达尼以柏柏尔人对腓尼基
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接受与融合，②揭示了阿拉伯人统治下北非地区的文明开化程度，以此反击法

国殖民主义史学家对该时期历史的曲解与丑化。
1931 年，马达尼的代表作《阿尔及利亚之书》问世，获得了阿拉伯学者的认可与欢迎，阿尔及利
亚改革派学者本·巴迪斯( Bin Badis) 称赞该书富有革新意义，全书以清晰、准确的阿拉伯语表述呈
现了阿尔及利亚历史的发展兴衰。③ 该书以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对法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展开了批
判。马达尼试图通过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纠正相关历史谬论，保护民族历史的独特性与连续性，唤醒
阿尔及利亚青年的爱国精神与民族尊严感。④

在米利和马达尼的带领下，以阿卜杜勒·拉赫曼·吉拉利( Abdul Ｒahman Al-Jilali) 、费尔哈特·
阿巴斯( Ferhat Abbas) 、穆罕德·谢里夫·萨希里( Mohand Cherif Sahli) 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阿尔及利
亚民族主义史学家随之涌现，开始以维护阿尔及利亚民族属性、抵抗殖民文化入侵为目标开展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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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海萨尔·
阿卜杜·努尔等:《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起源与基础( 1830—1954) 》，第 155 页)

( 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尼: 《跨越四
个时代的迦太基: 从石器时期到伊斯兰扩张》，拜萨伊尔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1—173 页)

( 阿卜杜勒·哈米德·
本·巴迪斯:《〈阿尔及利亚之书〉———阿尔及利亚青年们请如此履行你们的职责》，《火炬报》1932年 3月 8日第 3版，第 156页)
． 401 － 399 1931 ( 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尼: 《阿尔及利亚之书》，阿
尔及利亚阿拉伯语出版社 1931 年版，第 399—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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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① 上述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掸去了前人历史中的尘埃，复原了祖先们的遗产，使他们得以亲自
向世人讲述那些伟大且辉煌的往事”。②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强烈的批判性、政治性与民族性，其目的在
于揭露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殖民主义史学对阿尔及利亚历史遗产的扭曲与丑化。尽管此时阿
尔及利亚学者多以阿拉伯语为书写语言，但囿于研究方法与文献资料的使用，法国殖民主义史学

研究仍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古代史的书写。因此，既采纳又批判的史学
方法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核心模式与特征。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
义史学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史学观点与研究视角。他们普遍展现出鲜明的革新思想与问题意识，
并且具有较强烈的批判色彩与爱国情怀。阿尔及利亚史学家们开始重视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与民
族复兴的联系，以此对抗法国殖民史学家对其民族历史的丑化与打击。但是，他们的研究仍存在
依赖法国既有研究、缺乏科学研究范式、个人主观性较强等问题。其中部分学者与民族政治活动
的联系日趋紧密，其作品内容的倾向性较为明显，客观性与全面性相对不足，这种现象在阿尔及利

亚独立后更为显著。

三、“统一历史”: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新发展

1962 年 7 月 3 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独立后，建设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
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迫切目标。③ 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成为影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方
向的核心因素，使得后者经历了一段由民族国家导向到多元化发展的曲折演变历程。
( 一) 独立初期民族国家导向下的历史研究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初期，国家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如安德烈·努什
( André Nouschi) 和夏尔—罗贝尔·阿热龙( Charles-Ｒobert Ageron ) 等法国学者的著述和观点，一
度在阿尔及利亚教科书中得到广泛应用。④ 阿尔及利亚第二任总统胡阿里·布迈丁( Houari
Boumedienne ) 执政时期，提出了“三大革命”的改革主张，分别为工业革命、土地革命和文化革
命。其中，关于文化革命的实质，布迈丁在 1971 年 7 月 4 日的演讲中指出: “文化革命是国家
全面改革的加冕礼”，其主要任务是提升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影响力，复兴各类文化古迹、艺

021

①

②

③

④

1965 2 ( 阿卜杜勒·拉赫曼·吉拉利:《阿尔及利亚通史》，生活图

书馆出版社 1965 年版) ; 2007 ( 费尔哈特·阿巴斯:《阿尔及利
亚青年》，艾哈迈德·穆纳瓦尔译，阿拉伯文化之都 2007 年版) ; Mohand Cherif Sahli，Le message de Yougourtha，L’Algérien en
Europe，1968; Mohand Cherif Sahli，Abdelkader chevalier de la foi，L’Algérien en Europe，1967; Mohand Cherif Sahli，Décoloniser l’
histoire: l’Algérie Accuse le Complot contre les Peuples Africains，Entreprise algérienne de Presse，1986。
． 403 － 402 1922 4 2 ( 1930 － 1900) ( 艾布·卡西姆·萨阿杜
拉:《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 1900—1930) 》第 2 卷，第 402—403 页)
慈志刚、姚大学:《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道路及其发展趋势》，《西亚非洲》2006 年第 4 期。
朱利安的《北非史》、努什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起源》和阿热龙的《当代阿尔及利亚史》是阿尔及利亚早期使用的主要参考书
目。Charles-André Julien，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Des Origines à 1830，Payot，1951; André Nouschi，La Naissanc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Éditions de Minuit，1962; Charles-Ｒobert Ageron，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 2) : De l’insurrection de
1871 au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de Libération，1954，PUF，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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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品与博物馆，恢复民族语言的使用，同时促进民主化教育的发展。① 建国之初的阿尔及利亚
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复兴和国民历史教育予以高度重视。随着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阿拉伯化的
推进以及民族文化复兴事业的逐步推进，“民族历史的书写与重写”成为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
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② 独立初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发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
层面。
第一，文献史料的回收与利用。档案作为一种具有原始性和可靠性的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

的重要依据。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量涉及殖民时期的档案文件仍置于法国政府掌控之下，阿尔
及利亚政府尝试通过各类渠道，收回这些被殖民者侵占的档案资料，并于 1968 年、1974 年和
1981 年分三个批次从法国收回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阿尔及利亚档案，为本土学者的研究工作提
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档案基金会、阿尔
及利亚文献中心、国家档案中心，并启动了新建国家图书馆项目。同时，政府重视对各级行政部
门以及大学图书馆中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③充实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文化财富，为民族主

义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即便如此，仍有大批阿尔及利亚档案文件至今未能收
回，这使得本土学者在民族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外部渠道获取相关事件的信息材料。除
此之外，根据阿尔及利亚国家法律和针对公共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某些可能影响国家主权、公共
秩序和家族名誉的档案文件皆设有可供查阅的时间限期。至于私人档案，除非获得所有者许可，
否则不得查看。④ 因此，部分重要档案材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制约着阿尔及利亚史学研究
的深入发展。
第二，国民历史教育普及与专业史学研究并进。1962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在《的黎波里宪章》中

强调回归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在 1963 年宪法中规定将为国民提供免费教育，努力开展扫盲和传统历
史文化的普及工作，以此实现阿拉伯化与复兴民族文化的目的。独立初期，民族主义史学书写面临
的最大困境是本土史学家的缺乏，尤其是兼具政治素养、专业史学知识以及多语种能力的历史学
者。⑤ 1971—1980 年间，阿尔及利亚先后进行了两轮高等教育改革，⑥一批史学研究机构与学术期刊
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蓬勃发展。例如，1971 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历史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撰
写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并于 1974 年出版发行了《历史》( Majellat et-Tarikh) 杂志。
此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历史学会(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发行的《马格里布历史与文明评论》
( La Ｒevue d’histoire et de Civilization du Maghreb) 、阿尔及尔第二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出版的《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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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12 1980 ( 赛义德·艾哈迈德·巴格利: 《阿尔及利亚的文化政
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0 年版，第 12 页)
Hassan Ｒemaoun，“L’Interven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son Impact sur La Pratique Historiographique en Algérie : la Politique d’Ecriture et
de Ｒéécriture de L’histoire，Tendances et Contre-tendances”，Ｒevue Algérienne d ＇anthropolog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Vol. 19 － 20，
2003，p. 2．
Hassan Ｒemaoun，“L’interven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son Impact sur La Pratique Historiographique en Algérie : la Politique d’Ecriture et
de Ｒéécriture de L’histoire，Tendances et Contre-tendances”，p. 3．
． 382 － 381 2005‘4 － 3 ( 法迪拉·泰库尔: 《档案文书及其在
阿尔及利亚法律中的地位》，《历史学家年鉴》2005 年第 3—4 期，第 381—382 页)
Omar Carlier，“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lgerian View of Algerian Nationalism”，in Michel Le Gall and Kenneth
Perkins，eds. ，The Maghrib in Question: Essay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7，p. 192.
Fatim Nekkal，“Les Ｒéformes éducatives en Algérie Ont-elles Contribué à La Formation du Capital Humain?”，Ｒevue Algérienne D’
anthropolog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Vol. 75 － 76，2017，pp. 67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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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Majellat Dirassat Tarikhia) 等史学期刊，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末期阿尔及利亚历史研
究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呈现从中世纪向殖民时期历史转变的趋势，出现了更
多有关民族运动和解放战争历史的专题内容。① 这些变化与早期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息
息相关。
第三，民族主义史学对国家认同的构建。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当局亟需构建权力合法性与国

家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需要历史学家构建统一的阿尔及利亚历史记忆，其中就包括重新书写阿尔及
利亚民族主义史。独立初期，民族主义史的书写主要由民族解放阵线(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 ②主导。但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独立初期历史学家倾向于从自身所属政党或组织的角度来书
写民族运动史。③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与非殖民化成为各党派共同推崇的新时期民族主义
的核心要素。上文提及的马达尼便是一位资深政治家，作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贤哲会( Association of
Algerian Muslim Ulema) 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以协会标语“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
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民族”作为写作目的，印于《阿尔及利亚之书》的封面之上。政治家费尔
哈特·阿巴斯在独立后以其几十年的政治实践经验撰写了多部史学著作，认为伊斯兰教遗产可以与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找到平衡点。以马达尼、阿巴斯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在响应国家认同构建的
基础上，对阿尔及利亚民族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为了弥补法国殖民前的历史书写空白，政府还组
织历史学家对奥斯曼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一套集翻译、考证、著作于一体的研究体系，其目
的是论证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④

在独立之初的 30 年里，民族国家导向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普及
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保障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早期官方意识形态限制、国家政治与文
化认同的模糊，以及珍贵档案资料的外流，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始终存在主题内容局限以及连

贯性不足等问题。
( 二) 政治多元化改革下的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发展

1988 年，阿尔及利亚进入多元化改革时期，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独立初期的诸多敏感历史问题
开始解禁。⑤ 阿尔及利亚民族历史问题研究的多学科、系统化发展，促使更多本土学者投身史学研究
工作，他们从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培养民族归属感、增强国民身份认同为目
标，发掘并构筑具备阿尔及利亚民族特色的史学研究，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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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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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an Ｒemaoun，“L’interven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son Impact sur La Pratique Historiographique en Algérie: la Politique d’Ecriture et
de Ｒéécriture de L’histoire，Tendances et Contre-tendances”，pp. 12 － 13．
民族解放阵线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核心领导组织，也是独立后领导政府的唯一政党组织。在独立初期的民族主义叙事中，
民族解放阵线被描绘成主要的民族主义运动贡献者，其他民族主义者则受到忽视，如民族主义领袖梅萨利·哈吉( Messali
Hadj) ，当然主要原因在于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思想路线。Ｒabah Aissaoui and Claire Eldridge，Algeria Ｒevisited:
History，Culture and Identity，Bloomsbury Academic，2018，pp. 2 － 3.
． 238 2007 2 ( 艾布·卡西姆·萨阿杜拉: 《阿
尔及利亚历史研究与观点》第 2 卷，拜萨伊尔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8 页)

( 布什纳夫·穆罕默德: 《阿尔及利亚
的历史写作———以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例》，《新时代》2011—2012 年第 3—4 期，第 151—152 页)
Hassa Ｒemaoun，“Les Historiens Algériens Issus du Mouvement National”，Ｒevue Algérienne d’anthropolog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
Vol. 25 － 26，2004，pp. 225 －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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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性特征。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新民族主义史学
在阿尔及利亚兴起，其核心特征之一是使用更具批判性和辩证性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历史研究工作。
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回击殖民史学的言论观点或是将目光仅仅聚焦于独立运动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历

史，而是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探寻阿尔及利亚民族本源与特征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萨阿杜拉曾在《阿尔及利亚历史研究与观点》( Abhath wa-Ara’fi Tarikh al-Jazair) 中指

出，阿尔及利亚学者们多以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角度进行历史写作，但“真正的历史学家，是
那些能够将个人的立场倾向与其所背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使命清楚区分开的人。学
者们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而应该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文本，在全面考量一切

相关信息后，再行落笔”。① 萨阿杜拉将真正的历史学家比作阿拉伯部落酋长，在面对事件发生时，
他们首先需要认真倾听和掌握事件全貌，在摈弃外界干扰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思考得出初步判断，

之后再广泛听取相关专业人士意见并与身边谋士探讨商议，最终才会发表针对事件的判决结果。②

在萨阿杜拉眼中，历史学家的首要工作并非记录，而在于“修正”与“评析”，③即只有在特定的时空背
景下，通过多方面信息的吸收、比较与衡量，才能够避免迷失于谬误之中，发掘出历史事件原本的价
值。以萨阿杜拉为代表的客观、科学的治史态度，正是独立初期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欠缺的要
素，也是改革后新民族主义发展的核心特征。
第二，史学研究的“通史转向”与“战争记忆转向”。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开始寻求多元

的研究主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通史研究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记忆研究。④ 这个时期的代表
学者马赫富德·卡达什( Mahfoud Kaddache) 著有系列阿尔及利亚通史———从旧石器到独立战争，并
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史和民族史进行了重写，前者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多元性，试图破除民族

解放阵线的单一叙事; ⑤后者强调阿尔及利亚民族认同的多元维度，即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不仅是阿

拉伯伊斯兰文明，还包括阿马齐格( Amazigh) 文明和欧洲文明。正如卡达什所言: “阿马齐格人丰富
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现代性的开放。”⑥而且，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开始注重与法国学者的合作，积
极筛选并汲取了殖民时期法国的诸多研究，如考古学与民族志研究成果。例如，卡达什的通史与民
族主义史学研究，便受到法国历史学家斯特凡·格塞尔( Stéphane Gsell) 的影响与启发。⑦ 这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战争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领域出现新成果。
其中，战争记忆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

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阿尔及利亚而言，独立战争史研究是揭露法国殖民
主义、建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段。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对独立战争部分档案的开放，阿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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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学者通过与法国学者合作的方式进行了多项研究。穆罕默德·哈尔比( Mohammed Harbi) 作为
独立战争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撰写了大量相关史学著作，如《论民族解放阵线的起源: 阿尔及利亚革
命的民粹主义》( Aux origines du FLN: le Populisme revolutionnaire en Algerie) 等。萨阿杜拉的《阿尔及
利亚民族运动( 1900—1930 年) 》、卡达什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史》、阿卜杜勒·瓦哈布( Abdel
Wahab) 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史: 从占领到独立》等著作，亦揭示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发展历
程及其与民族解放战争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上述史学家一方面试图唤起新一代阿尔及利亚人对
民族解放斗争的记忆，另一方面则试图与法国学者争夺战争遗产的话语权。
第三，重视培养民族归属感与增强国民身份认同。阿尔及利亚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功能是

推动阿尔及利亚人树立历史意识、培养民族集体记忆，进而夯实民族归属感与国民身份认同。21
世纪以来，新民族主义史学与历史教育体系的融合，既为前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亦奠定了阿

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核心发展方向。在历经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治动荡后，阿尔及利亚
政府于 2000 年成立了全国教育系统改革委员会，开始对国民教育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并批准了一
项针对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计划。① 其中包括对阿尔及利亚历史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历史的新
愿景，即消除那些在阿尔及利亚青年人中造成身份危机的机构教育与思想流派的影响。历史教科书
作为建立民族归属感和巩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媒介，成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发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
在 21 世纪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阿尔及利亚历史占据了大约 52%，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教科书中，专门针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课程比例平均仅有 8. 5%。② 由此可见，尽管教学愿景中强调
以客观的方式教授历史，但新时期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在教学过程中赋予民族国家历史

显著地位的重要性。此外，新的教育体系还充分重视阿尔及利亚现代政治运动的历史内容，与民族
独立运动相关的历史事件均涵盖在教学范围之内，参与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政党及其纲

领也被写入其中。同时，以 2008—2018 年阿尔及尔第二大学 422 篇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为例，
其中关于阿尔及利亚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占据多半，并有超过 70%的论文，围绕阿尔及利亚现代民
族国家构建的不同历史阶段，即奥斯曼时期、法国殖民时期、武装革命与民族运动时期以及独立时期
为研究主题。③ 培养新一代阿尔及利亚青年的民族归属感与国民身份认同意识，成为新民族主义史
学发展的目标。

结 语

欧洲人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有意将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20 世纪初，随着第三世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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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Fatim Nekkal，“Les Ｒéformes éducatives en Algérie Ont-elles Contribué à la Formation du Capital Humain?”，Ｒevue Algérienne d’
anthropolog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Vol. 75 － 76，2017，pp. 67 － 89.
Mohamed Ghalem，“Le Cognitif et L’idéologique dans le Manuel Scolaire”，Les Sciences Humaines dans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Les
ouvrages du CＲASC，2012，p. 113．

( 拉希德·祖比尔、伽玛勒·甘达勒: 《阿尔及利亚
大学历史研究现状———以阿尔及尔第二大学 2008—2018 年近现代史硕博论文为例》，《希罗多德人文社会科学杂志》2020 年第
1 期，第 38—64 页)



从“构造历史”到“统一历史”

族主义思潮的涌进，民族主义史学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文化抗争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地上。在
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一批精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法兰西文化的知识分子视“复兴阿尔及利亚
文明”为己任，通过文献考证与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撰重现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辉煌。这些知识分子
不仅从事史学研究，而且参与政治活动，其目的是从历史中为阿尔及利亚寻求独立与解放之路。到
国家独立初期，民族主义史学在民族国家导向下，以促进民族国家构建、夯实国家认同为主要目标，
呈现对历史元素的整合特征，即通过整合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非殖民化与独立战争史，深入发掘阿尔
及利亚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征与民族精神。阿尔及利亚当局通过设立专门历史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与
教育改革将民族主义史学内容贯彻到社会之中。但是，这种官方史学叙事很快遭到专业史学家的批
评与反对。他们认为布迈丁政府主导下的史学研究忽略了其他有贡献的历史参与主体。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民族主义史学进入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阶段，其核心是发生了“通史转向”与“战争
记忆转向”。新民族主义史学重视对各个阶段历史的研究，试图用历史科学的方法重新呈现阿尔及
利亚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

2018 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持续爆发社会抗议，如何通过新的史学书写塑造新一代阿尔及利亚青
年的国家认同，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作为一种知识与思想，民族主义史学在西亚与非洲国家的
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主义史学不仅揭露殖民者的阴谋，还能够推动新国家的建设。因此，
对于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如何进行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与书写是当前开展民族国

家构建的重要议题。当然，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也要克服单纯的意识形态驱动，统合内部社会
文化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 作者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邮编: 710069;
顾恺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710119)

( 责任编辑:董欣洁)

( 责任校对: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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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s with knowledge．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lack of social dem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conditions，and the changes in the academic trends，this launch of
public history failed to succeed．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the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public history
again． The second launch of public history is developing healthily，thanks to the convergence of 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the advoc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the support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the rational participation of historians． Driven by the internal demand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the future of public history，which aims to sovle the problems of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is promis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fields such as popular history，historiophoty，
digital public history，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ocial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Women’s History in Jap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 / Yang Li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Marxist historiography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Japanese historical circles．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Japa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Marxist women’s
history has mainly undergone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from Japan’s defeat in 1945 to the 1960s，saw
the flowering of Marxist women’s historiography． The second phase，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witnessed the widening of the scope of women’s history and the pursuit of a pluralist approach． The third
phase，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trod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interactive appropriation of gender history from the West． Generally speaking，influenced by Japa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and then interacted with popular history and the second-wave feminism of Europe
and America，Marxist women’s history by and large has followed a unique path，and it has enriched both
the tradi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history in Japa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
Ma Zhengrong，Han Zhibin

Middle Eastern historiography is known for its“diversity in unity”，and Arab historiography is its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The latter has a unique and self-contained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global historiography． The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veloped gradually upon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deas on the Arab society． In other words， it was the testimony of Arab
intellectuals’conscious effort to cope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s severe impact on the dominant status of
the traditional Arab culture in the their society and to react to the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of Arab
history reflect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Therefore，one may argue that the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the product of the epochal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history，which witnessed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and practical efforts made by the conscious Arab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to achieve
state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is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Islamic revivalist historiography，Arab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rab diaspora historiography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From“Constructing History”to“Unifying Histor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 / Zhang Yuyou，Gu Kaiqi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at the co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geria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y originated from the reflections of Algerian intellectuals on
the French colonial rule and the lack of national heritag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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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writings of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ography of North
Africa by French colonial officials and Orientalist scholars． In the 1920s，with the emergence of Algerian
nationalist movement，th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began to enter a stage of localization and prosperity． Its
chief feature l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s historical awareness，and the prominence of the critical tone
as well as nationalist rhetoric． After Algeria’s independence in 1962，nationalist scholars began to adopt
the writing model to frame the nation-state as the center of this country’s histo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In the 1980s，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new general history and the rewriting of
memories of the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Algerian historiography gradually
turned to“the new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during the time of political pluralism．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s a form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lgerian War of
Independence，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and the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for and the Zeitgeist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 / Ma Ping’an

China’s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demand for innovations of culture，theory，
system，and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as predetermined that China needs
to seek wisdom and knowledge about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lly within its own cultural
tradition，while learning and referring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o realize this，a critical step is to creatively
convert China’s outstanding culture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it． At present，China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How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s a brand-new
topic． There are no shortcuts for us to take and no ready-made coordinates for us to refer to． In China，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s，we should follow its own logic of development，
insist on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make use of the past for the present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through the
old，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our journey，comb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fully and thoroughly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and
move forward step by step，in order to embrac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Lv Zuqian’s Study of Zuo Zhuan / / Cheng Yuanyuan

Lv Zuqian was an important Neo-Confucianist and histori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Qiandao-Chunxi period，and he wrote extensively throughout his life，especially on Zuo Zhuan ( The Zuo
Tradition or The Commentary of Zuo) ．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Zuo Zhuan was inseparable from his family
influence，the Neo-Confucian trend of his time， and his personal interests in scholarship．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Zuo Zhuan，Lv held the positions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respective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fucian classics，he considered Zuo Zhuan as a historical book concerned with moral judgments，and
historicized events recorded in it．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deducing moral meanings from the text．
In a self-reflexive manner，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he neither had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moral
righteousness nor was able to distinguish principles from ethics． He admitted that he was obsessed with
calamities and hegemonic deeds while reading Zuo Zhuan，and hoped to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genealogy of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y，he affirmed that Zuo Zhuan was a historical
book with a chronological narrative． He paid attention to its historical method，historical thoughts，and the
value of its records on canonical system and of its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ual emphasis on classics and
history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Zuo Zhuan wa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his view on use of classics as an ethical
and moral standard for correcting people’s minds and use of history as a reference for reality． Lv Zuqian’
s study of Zuo Zhuan gave birth to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the study of life-and-death matters must be
based on history”，which was upheld by scholars from easter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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